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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脚底的舒心
■高振千

夏日的地板是需要经常擦

的，赤脚踩在擦拭后光洁的复合

木地板上，那种舒服和凉快会通

过脚掌传递给人。

“磨刀不误砍柴工”，擦地板

前得用塑料扫帚全盘打扫一遍，

清理掉地板上的头发、尘埃，虽然

增加一道工序，可为后续擦地板

扫除了障碍，不用再为擦地板时

带不走细微的垃圾而纠结。还要

擦拭各个房间大大小小的桌面，

整理上面堆放的杂物。

擦地板从清洗主卧的卫生间

开始，频繁清洗自然不脏。大热

天给四壁瓷砖上洒些水，也可以

帮助房间降温，即使残留着积水，

也有意不用地拖拭干。

一般相邻的主、次卧室一桶

水，一个卧室擦两把。隔三岔五

地擦，那洗涤下来的水也不那么

混浊。擦地板时，俯下身子，不忘

角落，不留空白，方方面面都不放

过，侧头查看尚有不满意的地方，

还要补上几把。大概是比较用

力，生怕没弄清洁，这样一个房间

下来，浑身已经汗涔涔了。

再来看看擦地板的工具。以

前用“自动”沥水的拖把，有段时

间电视购物里经常打广告；那圆

拖头由一条条尼龙棉纱组合而

成，在水桶里荡几下，放在塑料转

盘里旋几下，就可以把水甩掉。

谁知中看不中用，不是用脚踩着

帮助转盘运动的踏板失灵，就是

那铝合金长柄的接头断了，两个

同类不同型的很快就报废。近期

又改用那毛巾粘贴在长方形塑料

板上的拖把，要撕下来在水桶里

揉捏清洗、拧干。虽然用起来有

些费力，但简单、结实，经久耐用。

第二桶水用来对付中间面对

面的书房和客房，面积小了，一个

房间一把就够了，还要加上过道

和厨房。厨房是最藏污纳垢的地

方，可几块地板砖也容易搞定。

毕竟熟悉了，各个房间每次拖拭

方向和线路都基本相同，哪个地

方是重点，哪个地方需注意，早已

了然于心，干起来自然轻车熟路、

得心应手。目标都是一致的，努

力做到一尘不染。

最后是宽敞、连通的客厅和

餐厅。大门口鞋垫旁边、餐桌周

围和下面，那是尘埃最肆虐的地

域，那几把硬木座椅搬来搬去噼

里啪啦也最麻烦。沙发前面落脚

地段更要狠劲地拖，有时候还要

移动沙发把下面的灰尘也除掉。

这样下来，加上太阳下山前的

闷热，前胸后背早已汗流成溪，额

头汗珠一不小心就立即滚落，腰也

疼了手臂也酸了，估计那运动量不

亚于一次登山。与其去搞什么运

动来锻炼身体，或者请钟点工来清

扫，还不如擦几把地板一举多得。

尤其是看着那劳动后的成果，轻松

之中更有几分收获的喜悦。

当双脚接收了来自闪亮地板

的舒适，弥漫全身也是醉了。

[开栏语] 一个年仅22岁，喜欢幻想的女孩子，喜欢画
身边故事，用画笔记录一个又一个美的片断。

关于母女间的美好回忆太多了，每当画完一个故事，她

的记忆就越来越清晰，脑海里浮现出许多原以为早已忘却的

趣事、囧事等。于是，她决定像写日记般，将它们一一画下

来！从今天起，本版特推出《母女》系列漫画。

买奶茶记
■陈粟

10年前，

奶茶店在瑞

安很稀罕，喝

奶茶也是很

洋 气 的 事

儿。那时，我

正读小学，校

门口开了家

奶茶店，放学

后里面就围

着人，喝奶茶

的小孩总是

得意地飘过

我的身旁。

我 每 天

边干瞪眼边

咽 口 水 ，等

着老妈来接

我。

有一天，我

鼓起勇气对妈

妈说，“我想喝

奶茶！”本以为

会断然被拒，因

为妈妈不喜欢

我吃外面的东

西，而且5元一

杯的奶茶在当

时来说还很

贵。没想到妈

妈破天荒地同

意了，可她说，

“今天没带钱，

明天给你买。”

第二天

是星期六，妈

妈特意骑自

行车带着我

去校门口买

奶茶，她让我

拿着钱，吱吱

嘎嘎地骑到

奶茶店。

梦寐以

求的最后一

刻到来之际，

我却发现钱

丢了。最后

老妈无情地

说：“那就当

你 喝 过 了

吧！”我的心

碎了。

单位装修即将完成时，施工

方请了3位钟点工，来做洒扫清

洗等工作。我从办公室出来，与

正在清理走廊的她们相遇。其中

一位阿姨抬起头问我：“中午可不

可以在你们这里吃饭。”我一愣，

问题有些出乎意料。

正值暑热无风的日子，虽然

才上午10时，不间断的清扫却足

以令人汗流浃背，从皮筋里挣脱

的发丝，一绺一绺地挂在她的脸

颊与耳侧，汗水将它们与皮肤紧

紧地贴在一起，混合着石膏粉末

和灰尘。我想了想后，对她说，

“我必须先问问食堂，今天准备的

饭菜是否允许临时加人，食堂一

向是定额定量买菜的。”

对清洁阿姨所说一事，我有

些许顾虑。单位食堂很小，虽然

食堂阿姨都已把饭菜分在快餐盘

里等候大家取用，可是在饭点，仍

免不了要排队，餐厅比较拥挤；四

人位的餐桌、餐椅，均为“紧凑

型”，落座时总要缩着些手脚，胳

膊轻易便会和同桌“打架”，且各

餐桌基本满员。我担心有同事会

介意与陌生人拼用，本就显小的

餐桌，会不习惯骤然出现在食堂

的挂汗蒙灰的她们。

当天，正值领导在外开会，我

于是征求在场同事的意见。在食

堂吃顿便饭，本不算大事，总不忍

拂其要求，何况中午烈日炎炎，来

回赶路着实仓促。同事大抵也是

这个意思，即便有一两位觉得不

甚妥，却也未尝多言。于是，我给

了清扫阿姨们肯定答复，并说11

时30分开饭。

午饭时间到，清洁阿姨正在

擦楼梯栏杆，我路过便说：“先吃

午饭吧！”可当我们快吃完时，她

们还是没有出现，我心里有些纳

闷。同事们陆陆续续离座，我也

正要步出餐厅，这时，才看见3位

清洁阿姨一道走进食堂。她们端

起预留的餐盘。当时距离我告诉

她们的开饭时间，已经过去20多

分钟。

没有人对她们说，食堂很挤，

餐桌很小，你们晚点来！可她们，

在经过一上午繁重的劳动，想必

是饥肠辘辘的，却主动将就餐时

间推后，没有打扰任何人。我此

前担心自己留她们吃午饭的主

张，会给部分同事带来困扰，现在

完全释然了。我心里有些感激，

有些欣赏，也有些对此前心存顾

虑的愧疚。或是出于补偿心理，

我上前说，“筷子、调羹在这里，汤

在高压锅里，电饭煲里还有饭，可

以随意添⋯⋯”

第二天，她们继续来我们单

位打扫，我大方主动地告诉她们，

“中饭可以在食堂吃。”同样，她们

还是将就餐时间推后了20多分

钟⋯⋯

推迟就餐时间
■胡燕燕

一想到分别20多年的小学

同学要见，心里居然有些忐忑。

自拍完小学毕业集体照后，大家

便各奔东西，一别20多年。如今

的你们是何模样？

“喂，老同学！”轻轻推开酒

店包厢的门，那一声清脆叫声涤

荡心底，备感惊喜和亲切。几位

同学的目光刷刷过来了，我竟有

点点小尴尬。

“你是那个谁？”一位女同学

看到陌生的我，挠着后脑勺竭力

回忆对我的印象，“哦，对了，是

不是小时候画画很好的那个！”

嘿嘿，一见面就被夸了一

下，感觉还不错。是的，画画，那

可是我曾经的拿手好戏哦。当

时我是学校和班里黑板报的主

力美编，感谢你们还记得。

“我坐在你后面，你以前成

绩很好，老抄你的，有时你烦起

来还遮住不让我抄，毛西毛

⋯⋯”另一位女同学如是说。天

哪，我完全没印象她曾是我的后

排同学。

⋯⋯

这次小聚，除了个别同学跟

小时候轮廓差不多，大多数人都

让人认不出来了。多少年来，不

同的工作，不同的环境，不同的

经历，每个人都有了很大的变

化，恐怕路上相遇，也可能形同

陌人擦肩而过。

席间，大家你一句，我一句，

忆起旧日时光，那时候的玩耍，

那时候的春游⋯⋯一幕幕场景

都跳了出来，恍如发生在昨天。

记得当时，同班重名的同学

特别多，列勇、爱珍、晓丽、爱琴、

晓锋、晓芬都有两个以上，60多

位同学重名的就有十几个。其

中有两个“华茜（西）”，虽然“茜”

字普通话不读“西”，但方言发音

一样。女同学华茜是文艺委员；

男同学华西，鼻涕塌，调皮捣蛋

排第一，学习成绩倒数第一。老

师常纳闷：你们两个华西，差了

一个草字头，区别咋那么大呢？

为了避免混淆，每对重名的

同学，老师都会根据同学个头大

小，在名字前冠以“大”或“小”，

如大列勇、小列勇，大爱珍、小爱

珍⋯⋯想想这么多一对对重名

的出双入对，感觉画面好和谐

呀！

20年过得很快。也许，流逝

得最快的还不是时间，而是记

忆。是它，让20多年的光景成为

转瞬。记忆如埋入深土的种子，

被罩上一层又一层泥土，模糊，

依稀，一旦遇到水就会破土而

出。很庆幸大家还忆起曾经的

趣事，唤醒了彼此之间记忆的萌

芽。

假如时光能倒流，我多想回

到以前，与同学们重温校园时的

一切。因为各自都还有工作或

家事在身，短短相聚又要分别。

这次小聚，让大家找回了当年那

一颗纯真的心，现实无论如何变

幻，我们要做的是留住单纯的

心，面对今后生活的风风雨雨。

纯真，在记忆中鲜活
■余盛强


